                       與 禽 鳥 同 樂
                                        陶  匋
    向晚時分，在衛武營，看幾隻鴨子在草地上漫步，不時拍拍翅膀伸懶腰，不久，其中一隻帶頭走入湖水，其餘的立即列隊跟上，那優雅的戲水姿態有如水上芭雷舞者；有三兩隻會先鑽入水中又浮出水面，再扭過頭去用嘴清理身上的羽毛，如此反覆幾次，直到滿意為止。牠們似乎和人類一樣，入夜就須洗刷一天的汙穢及勞累，也許你會問：牠們哪有什麼勞累？試想，一整天牠們都在湖裡岸上游走四方，與逗弄牠們的孩童打招呼並追逐嬉戲，能不累嗎？
    放眼望去，只見湖心噴泉出口台上，一隻大白鵝昂然站立其上，還不時變換姿勢，儼然名模特兒在等待著攝影師的閃光燈投向牠；稍遠處，雜草叢生的岸邊石頭上，也有一隻參雜著白棕色羽毛的鵝，那是另一個伸展台上的模特兒，若不仔細瞧，是不容易發現的。我的焦點只放在大白鵝身上，以免辜負牠的演出，並非我厚此薄彼，乃因牠們離我遠近不同，羽毛顏色不同，出場的舞台也大相逕庭，吸睛程度當然就有差別。人要衣裝，佛要金裝，鵝也需要羽毛裝！想來，模特兒或演藝圈的職場生態，莫非亦如是？幸好，詩篇說「有人靠車，有人靠馬，但我們要提到耶和華我們神的名。」這樣，身為神兒女的我們，凡事只要討神的喜悅，尋求神的心意，真正按神的心意去做，並且盡心盡力的去做，就無需太在意自己到底是著了甚麼裝，是站在甚麼舞台位置了。感謝父神自己提醒我們：「人心多有計謀，惟有耶和華的籌算，才能立定。」、「我的籌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悅的，我必成就。」（箴19：23）、（賽46：10）。
    遠遠就被非常嘲哳的聲響吸引，那是來自幾大群麻雀，牠們在半乾枯的草地上跳躍著吱喳著，即便成群的飛到樹上也是不停的跳著躍著吱喳著，像在玩大風吹的遊戲；較孤僻的，就迎風高立在搖曳的細枝上許久，以一種玉樹臨風的姿態傲視著湖畔的遊人，又彷彿在等待著約會的對象；有的只在樹枝上輕快的點一下就又飛去，像頑皮的兒童一刻也坐不住靜不下來，對什麼都感到新鮮都要參一腳似的。但不管飛上或飛下，牠們大部分都很喜歡「一窩蜂」的趕熱鬧，而且隨時都在熱烈地討論著、閒聊著，深怕自己被忽略了。每次來到這裡，總會被這景象這聲音震懾住，但我仍然很喜歡置身在這種充滿歡愉的氛圍中思想神創造萬物的奇妙。當初，神說「要有雀鳥飛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雀鳥也要多生在地上」的時候，麻雀就是這般嘰喳的嗎？或者是日後才突變的呢？ 

    原來，一群人聚在一起七嘴八舌，那吵雜的聲音被形容成「就像一群麻雀似的」，還真是貼切無比！雖然如此，我卻很喜歡坐在湖邊的樹下看牠們飛舞跳動，聽她們聊天鬥嘴，這種感覺，就像是在跟畢業了三十年的同學開同學會一樣，那種歡欣熱鬧的場面，簡直要把餐廳的天花板爆開了，雖然會使人掩耳皺眉，實際上卻又很令人高興。
    歐陽脩「醉翁亭記」說：「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這裡的鳥兒竟無需濃密的樹林，也不必等遊人離去，就兀自歡樂地在稀疏的枝椏間上下跳躍鳴叫著，完全無視於周遭的環境，看來，牠們雖然「不知人之樂」，卻能叫大小遊人因牠們的嘰喳躍動而駐足，而笑逐顏開，而歡樂滿湖邊！
    感謝奇妙的父神使「天上的飛鳥在水旁住宿，在樹枝上啼叫。」（詩1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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